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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去整理现有文字记载的秦皇岛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时，发现虽然只有冰山一角，但是所涉猎的人员之多、范围之广、迫害之巨都远远的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我们将这一部分内容结集成册，以还原这段被扭曲的历史，让读者看到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是“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就是说虽然你宪法纸面上摆在那，可是你的政策并没有按着宪法去执行。

中国在1957年那个时候开始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院审判，最高可以剥夺人的自由达到四年的时间，直接违反了宪法第37条。可是这样一个违宪的东西，到现在还存在着。尤其是中国迫害法轮功以后，成批的法轮功学员被不经任何手续绑架到劳教所非法关押，剥夺自由、超强度长时间劳动、吃不饱饭，与此同时还要承受酷刑和精神洗脑的迫害。通长的情况是，法轮功学员刚一被绑架到劳教所就是酷刑折磨，不让睡觉、吊刑、电棍电、冷冻、曝晒、皮带抽、背铐、暴打、罚站、坐凳子、定墙、罚马步、杀绳、绷铁床、火烧、烟熏、鼻子插管、不让解大小便、绷捆住、蹂躏、往嘴塞脏物、毒打阴部等敏感部位、拔烧胡须……最最痛苦的是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影片、画片、书籍和录像，管教人员毫无人性的污蔑大法、污蔑大法师父、污辱他们的人格，让他们放弃信仰、放弃一切人的尊严。

秦皇岛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的多数被关押在唐山开平劳教所（河北第一劳教所），也有被非法关押在高阳劳教所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的多数被关押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从2006年起，被关押到保定劳教所。

【荷花坑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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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对外称“唐山市第五钢窗厂”），从99年第四季度起开始非法关押秦皇岛、张家口、廊坊、承德、唐山等五个地区的男性法轮功学员。

为了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劳教所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极尽恶毒的迫害，设有两个邪恶组织，一个是六大队的严管班（里面有有专门打人的小号），再一个是的所谓“攻关组”。在江泽民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密令遮罩下，在每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就有重金奖励的诱惑下，劳教所的恶警动用酷刑折磨，有恶警直说：“不对骨灰盒转化”（意思是只要法轮功[image: image12.jpg]


学员还活着，就不停止迫害）。
劳教所主要酷刑

1. 坐班

强制早6.00─晚6.00一动不动正坐在宽10公分、高20公分的光木凳上，直至晕倒，坐班期间不许吃喝拉撒睡，不许挪动，早中晚饭各10钟和上下午各一次的上厕所5分种。坐班期间不许换内外衣及使用卫生纸。使人浑身长满虱子却一动不让动，否则挨打。法轮功学员曹楠屁股坐破鲜血直流当场晕倒。

2. 奴役

强制超时间、超体力的干活。如卸火车，平均每人一节70-80吨一昼夜完成，否则挨打。收入归劳教所。无重活时包豆子、包袜子、一次性筷子等，均有超大的定量。

3. 饥饿

有一时期无活时，一日三餐每餐一个2两馒头，无菜。

4. 刑求

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罚、站、蹲、定，电棍电、捆墩、钉牙签、棍打、绷床、杀绳、关小号、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等。

5. 洗脑

强制长时间放看诋毁大法的录音、录像，稍一置疑即遭酷刑。

被荷花坑劳教所迫害的秦皇岛法轮功学员
刘长富，山海关人，曾被恶警非法绑架，不经任何手续直接送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非法关押 ，入所时身体检查，血压高达180，劳教所依然非法收下。

左洪涛，山海关人，曾被山海关恶警非法绑架，不经任何手续直接送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非法关押，因头部有毛病，劳教所索要1万元才肯收 ，但恶警没带那么多钱才被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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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荣志被多次迫害，双腿不能行走
殷荣志，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进出口干部、硕士研究生。2003年，他被非法关押在荷花坑劳教所三大队，5月份，他被关到六大队小号。恶警把殷荣志和王宝山、梁树明、张玉明三名法轮功学员四肢铐在床的四角，绷在床上。六大队小号室（禁闭室）的劳教人员黄永新 发疯般的折磨他们，连踢带打，胡蹬乱踹的声音和被打人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声此起彼伏……。黄窜到床上，对着殷志荣的四肢、胸部、下身乱踹，口里还说着：“让你炼！我让你炼！还炼不？这就叫拿麻，免费的！”痛苦的惨叫声越大，黄就越使劲地折腾人，无所顾忌。

当时殷荣志有严重的疥疮，手上、腿上、腰、腹部到处都是，特别是臀部更为严重。身体虚弱，呼吸困难。殷荣志对黄讲：请不要这样对待我们。黄说：这算什么，这点就受不了了？他接着还是踢面部，踢胸膛，脚踏在阴部说着下流话。殷荣志呼吸困难，嗓子里有痰要吐，黄拿起一把又脏又湿的墩布堵在殷荣志的嘴上盖住了脸，熏得殷荣志阵阵呕吐。受恶警指使的犯人黄永新 还不时将殷荣志等四人的手臂扭劲反扣绷在床上，使他们的腿阵阵抽筋，心脏阵阵紧缩痛如刀绞。四肢一动不能动，依然被黄踢、踹、“拿麻”。

经过这样三天的折磨，殷荣志极度虚弱，疥疮溃烂得不成样子，卫生纸垫五六层还是浸透了裤子。

2003年8月1日，荷花坑劳教所里成立了所谓“专管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9月1日8点半左右，按专管队队长王某的安排，该队黄永新 以谈话名义把殷志荣叫到禁闭室，命令殷志荣念有关惩治法轮功的“规定”。殷志荣拒绝念。黄和另外两个劳教人员丰连新、宋健海 象受了什么刺激一样，上来对殷志荣拳脚相加猛踢猛打，前胸后背成了他们三人的活靶子。接着将殷志荣两臂反拧上提大力加压他的手腕，推压靠墙，将他的头向墙上撞击。拳脚还不断地踢打着，嘴里还喊着：“这里就这样儿！我们也没打你。”黄回头看看另两名没动手的劳教犯李志明、张风明，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谁看见打他了？”殷志荣跟他们讲道理，劝他们不要这样，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更加残暴，用脚、膝盖、肘不断的踢、顶、打、磕。殷志荣的头部、背、大腿等全身各处都长时间的承受着他们三人的魔性蹂躏，殷志荣瘫坐地上。他们仨还是不依不饶，轮番用手臂扣绕住他的下腭、脖子处，玩起“拔葱头”、“拧萝卜”，疯狂旋动他头部，还用手拉起双脚，这边扣住头，悬空很高后突然松手“砸夯”，殷志荣的尾椎与头部被生硬地砸着地面。接着他们仨在殷志荣站立不住的情况下，还用尖木头顶住肛门处突然松开，让殷志荣顺势往下坐，他们看着殷志荣的痛苦表情在一旁狂笑。同时多次将他推拉起来，靠着墙顺势下滑做自由落体，让膝盖频频重撞地面。

后来打手们又想起一招儿，用笤帚苗扎殷的眼、嘴，顺着耳孔、鼻孔往里扎，还用脏兮兮的笤帚把抽打脸，用脚你推我搡地轮番踢动他的头、臂膀，还不过瘾，又把殷志荣拽着东摇西晃，前倾后倒……。

殷志荣还被六大队队长李晓忠 等歹徒酷刑迫害，至使双腿不能走路。

高国昌遭暴打

高国昌，青龙县木头凳镇法轮功学员，在非人折磨下，2004年3月18日，法轮功学员高国昌、殷志荣等十几人以书面形式向劳教所提出“不再坐班”的要求。当日中午，劳教所六大队恶警们在所长王勇 带领下对高国昌等十多人，一个一个的提审。他们还从别的队调来10个劳教犯人，将这些法轮功学员带到一个屋里。劳教犯人和恶警蜂拥而上，把学员剥光上衣，将人按倒，用腿夹住头，其余人抓住两臂，将警绳放于脖子处，缠绕住两臂，紧紧捆上。捆完后学员胸部后仰，出现一个细弯，细细的警绳刹进肉里，血液不再流动，浑身肿胀。恶警让劳教犯人沿绳子处用力拍打，说是让血略微过一些，不然就残废了。即使如此，过七八分钟也要松绑，不然真的残废了。松绑后，恶警吩咐劳教犯人抓住学员的手用力抖动，目的是拉动关节，然后再绑，这一次捆得比上一次两手更加向上去。

13个恶警，10个劳教犯人一起迫害13个法轮功学员，从中午直到天黑。恶警还将一米多长的木棍插于被捆绑的法轮功学员的双臂下，真是邪恶至极。

只因高保昌拒绝写保证书，曾被关小号迫害，在劳教期满后，恶人们仍不放人。
韦丹权被迫害得了肺结核
韦丹权，山海关人。2003年6月24日，经山海关公安局一科和南关派出所劫持到了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该所一见韦丹权的犯病情形严重便拒收，最后协商为只能代管，不算劳教所的人。
下面是他被迫害纪实：
唐山荷花坑劳教所，是非常邪恶的地方，迫害致死许多法轮功学员，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上都有被酷刑折磨留下的伤疤和后遗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差，吃的更别提有多差了，两间大小的监室一共放了十三张上下铺的床，睡的人数有时达58人，人挤人侧身睡，而且还有虱子、蚊子叮咬，屋内有两个排风扇不停排风，还有一个电风扇，一直不停地转。由于天太热，人又多，一个星期洗不上一次澡，坐板时出的汗又多，衣服一个星期只能安排两个人洗一次，屋内空气非常难闻。

体惩坐板时许多人的屁股都坐烂了，青龙的高国昌屁股烂了两个洞，解大便时先让人拿水把裤子浸湿了，慢慢的把裤子退下来才行，屁股烂了化了脓，味道很难闻，一坐在凳子上，汗马上就下来了，可是就这样他还多次挨打、体罚。韦丹权的屁股也坐烂了，坐时间长了，人都站不起来，有时人站了起来，凳子还粘在屁股上。

第二天上午，韦丹权被叫到六大队办公室，看到姜医生过来，手里拿着药对他说：我看你当过兵，挺可怜的，这是我自己掏钱买的药，不到50元。本来我不想收你，但省厅让接收，我也没有办法。你们秦皇岛正值暑期安全保卫，你要按时吃药，要不然你犯了病，死在这里也没有人可怜。并把一瓶丹参滴丸、一瓶心痛宁及速效救心丸给值班队长，并嘱咐吃完后再找她，队长又安排了值班的带班员按时让他吃药，并做记录，交班时交由下一班。可就是这样，他们还让他每天早4：45起床、洗漱、坐板到吃早饭。饭后坐班，9点钟左右让上一次厕所，发一次水，每人每次大约一两水左右，送午饭，饭后坐班，下午3：00左右又让上一次厕所，又发一两左右水至晚饭，饭后坐班，晚上收班不固定，有时八点多钟，最晚的十点多钟睡觉。

坐板时要求坐在高20公分左右，长约30公分左右，宽约10多公分（有的不足十公分）的小木凳上，而且要求双腿垂直地面，双脚与肩同宽，上体正直垂直地面，双手在前时，手心向上，放置膝盖上，背后时，双臂外张，双手手心向上，十指交叉。坐不好时，值班的人说打就打拿凳子打，拿木棍打，手脚并用。还体罚，叫钉墙（双膝跪墙，双脚离墙10～30公分，脚跟抬起，身体贴在墙上），开飞机等体罚。

荷花坑劳教所，邪恶每天都给法轮功学员灌输邪恶的毒素。每次坐板都不间断的播放攻击大法的录像，强制洗脑，不看不行。韦丹权因不配合邪恶被多次毒打、体罚（钉墙），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当时韦丹权身体状况很差，多次犯病，而且次数也越来越频，也越来越重。有一次阴热天气，收班睡觉，刚躺下，他就喘不上来气，值班的一看不好，赶紧去向大队长李卫平 报告，有十几米距离，等值班回来，他已人事不省，好几个人抢救，就是这样，第二天还让他坐板，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可是邪恶仍然逼迫、围攻他，强迫他转化。
在10月底，韦丹权再次犯病，非常严重，送去唐山人民医院。昏死了好长时间，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韦丹权才逐渐的恢复记忆。医生建议住院观察治疗，劳教所没有同意。后来他要求见检察院验所人员。朱科长 接见了他。当时两个扶着他见的朱科长，并告诉劳教他是违法的。朱x答应给山海关检察院反映一下，还没等反映完情况，韦丹权再次昏倒，被送到劳教所医院。折腾了许久，等他清醒过来，恶警又叫人把他抬了回来。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放人，第二天队长王玉林 又找了五、六个人强行抬他输液。四肢被绑在床（将人四肢固定在床的四个角上），输了三天液。这时他已被迫害的不能起床，生活由别人照料。
到11月底，教导员王瑛 叫李大队长带着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复发。劳教所怕传染，2003年12月12日，劳教所的610主任高永镜 和六大队高海对 大队长把他送到家里。

回家后，经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结核，肺部有片状的阴影，左胸胸膜增厚粘连，颈椎增生。

殷桂华在荷花坑劳教所遭受的折磨

殷桂华，男，46岁，是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朱丈子乡卧龙池村王寺沟人。

下文是他的被迫害纪实：
“2002年7月4日恶徒判我三年劳教，被送进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在六大队“一进班”遭迫害，遭到普犯值班的毒打，每天坐班长达15、16个小时，坐的姿势相当残酷，要头正颈直，目视前方，双手背后，两臂后张，十指交差，手心朝上，两脚垂直，形若木桩，静坐反思，不准乱晃。
7 月4日、5日因我不放弃信仰遭到班头徐金柱等人用木棍、板凳，不管头部、身上乱踢乱打，打得血流满面，仍不罢休，并威胁说，如不转化，比这还要残酷折磨我，天天折磨我。连续折磨2天后，晚上还不让睡觉。一个月后，因我抵制洗脑、反迫害，恶徒又把我关进小号折磨，值班黄永新（此人毫无人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再也没办法后，又把我送到二大队长期派两个刑事犯看管，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2003年5月底，在劳教所所谓的“春雷计划”下，我又被送进六大队“一进班”强制坐班50多天，经常遭到值班黄永新 等人体罚毒打。因我坚决抵制，他们无奈又把我送回二大队。8月1日，劳教所成立专管大队，又把我调进“一进班”坐班。因长期坐班，压迫腿神经，致使双脚麻木，小腿肌肉萎缩，多次晕倒，有一次晕倒在厕所内，这样恶徒还不放过，继续对我进行坐班迫害。12月9日又转到“攻坚组”继续迫害。”
李世武屡遭迫害的经历

李世武，40多岁，秦皇岛市人，家住市塑料厂宿舍楼北平房号。原工作单位是秦皇岛嘉华塑料有限公司，1996年4月26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后连年遭邪恶迫害，2003年7月桥东里派出所片警杨松 和安士刚 找到到李世武，用欺骗的方法，把他骗到分局，然后就不经任何手续送唐山荷花坑劳教所。

下面是他的被迫害纪实：
* 惨无人道的“入所教育”

到唐山荷花坑劳教所当天，在六大队办公室登记后，又被普犯李海河、刘汝江 带入严管班宿舍重新登记。登记表有一栏“犯罪性质”，刘叫我站在桌前填写“×教”，我不从。这时我的身后（刘、李在桌子两侧看着我）已聚集了10来名打手：黄永新、高克艾、王晓东、郑民、宋建海、刘利顺、王银、尹立红、王力学 等（李海河在一旁观察“火候”和给他们下台阶）。恶徒们在刘的示意下，由黄带头开始对我轮番进行暴打：用膝盖猛烈撞击大腿骨（黑话叫麻擂子），用胳膊肘猛砸后背（黑话小肘），打一阵子问我写不写，我坚持不写。于是更猛烈、密集的麻雷子、小肘落在我的大腿骨、后背，腿骨撞得酸痛欲裂，后背砸得我喘不过气来，几次被打倒在地，又被他们抓着头发往起拎；见我昏迷不起，他们便说我装死，并边骂边用脚乱踢乱踹。我虽大汗淋漓、疼痛难忍，但我还是不填那两个字。这时刘抄起一把笤帚，用其把儿猛打我头部，直至笤帚把儿被打飞了。刘气急败坏地叫：“拿小板凳来……”。我被毒打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腿部、背部黑紫一个月后才渐渐退去。

在我被非法关押的一周那天（7月7日），法轮功学员孟金诚（唐山遵化人）在所谓的“入所教育”中含冤去世。

* 被关押在严管班继续迫害

后来我被带入严管班教室，刚一进门便一脚将我踹出门外，说是没喊“报告”。而后让我面向墙壁，双脚尖离开墙壁，膝盖贴墙站着（黑话叫“定“）。见我定不住，便强迫我在小板凳上按照他们要求的姿势“坐班”。

被关押在严管班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被强迫坐班，而我已被折磨的腿、背部疼痛难忍、行走十分艰难。加上坐班人多，天气闷热，我口渴难耐，胸闷气短。

7月3日晚在人挨人的宿舍，“包夹”我的普犯发现我的身体热得烫人，他们怕是“非典”，一量体温39.4℃，第二天把我送入“小号”隔离观察，历时4天。

* 被劫持到“攻坚组”遭殴打体罚

遭“坐班”折磨两个半月后，2003年9月13日晚9点多钟，我被劫持到“攻坚组”遭受迫害。当晚，队长李晓忠 给我做了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并以一记重重的耳光结束。随即值班监管强迫我立正，并两臂伸直拿着“公安部通告”反复念，直到凌晨3点半才让我睡觉，5点又被叫醒起床，洗漱后还是站立如前。

早饭后，李晓忠 又跟我说了几句话，临走交待班长黄永新 及项左权 等。队长走后，项即要求我立正的双脚要并拢，胳膊要伸得更直，并用“坐班”用的四脚小板凳砸我的脚趾，用尖竹筷子扎我的双臂。恶徒黄永新阴阳怪气地说去年谁谁绝食，撞墙如何如何。

由于长时间被迫站立，并拢的双脚不免要离开点缝。一离开缝项，恶徒就用小板凳腿砸我脚趾，这样我被多次挨砸。伸出的两臂疲劳得很，稍微弯一点即被黄、项呵斥，项则多次用筷子使劲扎。恶人项左权还用小板凳挂在我的小臂上，让我更加难以支持。由于反复念“通告”，再加上身体出汗，导致我口干舌燥。我要求擦汗、喝水。黄说：“喝水？不行！”并严令值班学员：“谁也不要给他水喝！”

午饭后我没有午休时间，还是站立如前。项见我有时吹开他抽烟的烟雾，既起了歹意：“啊！你怕烟啊，好！你等着！”于是他就用半米报纸卷了一个又粗又长的“烟卷”，点着后，用烟卷的大头薰我。我不能躲，只好憋住气，少挨点薰。一直烧完又点一支用小的一端薰我，这样薰的时间长，而随意，并以此取乐。

下午，恶徒黄永新 午休后进来瞅瞅我对项说：“这样不行，得加大力度！”于是他逼迫我蹲“马步”，而且大幅度地下蹲，上身还要伸直。项在黄的授意下恶意地执行。我的小腿、大腿弯不断地被筷子扎，时至几年后扎痕还在。小腿、大腿也被小板凳一次次地砸。为了让我上身挺直，项用小板凳的一角狠狠地砸在我的脊梁骨上，疼痛难忍。我说：“你不要在砸脊骨了，出了问题你吃不了兜着走。”项说：“你不用吓唬我，再不老实给你‘绷床’、‘上绳’”。

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浑身已是大汗淋漓，这时项见我胳膊有时弯曲，竟将一把椅子挂在我的双手腕上，手臂伸不直，就用筷子扎。在这期间黄曾多次观察我，压我的肩膀让我再往下蹲。黄还提出一些问题让我回答，不如意他就显出很生气的样子，随即便当胸猛打一拳。我口渴难耐，黄始终不答应我喝水的要求，直到下午6点吃晚饭。
王小山被迫害心力衰竭，回家后含冤离世
王小山，男，59岁，河北省青龙县娄丈子乡人。2002年10月再次被绑架，在青龙看守所遭残酷折磨7个月后，被非法送唐山荷花坑劳教所，2004年农历12月28日被迫害得“心力衰竭”，保外就医回家。回家后，又被强行罚款1000元，长期的迫害让他压力很重，后来精神崩溃，于农历2005年2月18日含冤离世。

“杀绳”加“绷床”,李书利遭唐山荷花坑劳教所虐杀

李书利，30多岁，秦皇岛昌黎县法轮功学员，于2002年12月10日被昌黎警察非法绑架到唐山荷花坑劳教所。2003年12月含冤去世。
2002年12月10日，李书利被绑架至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刚被投入严管班，诈骗犯刘汝江 就逼迫李书利填表写法轮功是××，李书利拒不填写，遭到一群恶警们的殴打，直到打倒在地，然后把李书利送到小号上“绷床”。（“绷床”是人平躺在床上，两脚分开绑在床的两边，两臂向上伸，用手铐把两手腕铐在床两边，身体一点不能动。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更是疯狂迫害，他们往被绷床的法轮功学员身下垫砖头，用木棒打腿，犯人上去踩，用木棍或手往两肋戳，手段极其残忍。在炎热的夏天，他们给绷床的法轮功学员身上盖上几层棉被，不给水喝。很多绷过床的人两臂又酸又麻，两臂抬不起来。）

李书利被迫绝食抗议。恶警王玉林 指使加浓盐灌食。恶人黄永新 谩骂殴打的同时，又用木棍敲打滚扎李书利的双臂双腿，崩床上的李书利，坚强的一声不吭，拒不向邪恶妥协。恶警王玉林 再给黄永新 点招，让其加压。恶人黄永新 得到主子的许可，迫害起来更加狠毒，除殴打和木棍敲打滚扎外，他自己又用双脚上去踩李书利的双臂和双腿。

李书利除了承受“崩床”的酷刑外，还遭到 “杀绳”的折磨，所谓的“杀绳”是用一条手指粗的麻绳在水中浸泡后，套在脖子上，然后用力在胳膊上缠绕，为了增加被折磨者的痛苦，往往先把人的衣服脱掉，赤臂或只穿内衣，一般都是3个人以上配合动刑，绕到手腕后索紧，这时将双手后背，绳子头从套在脖子上的绳子绕过，两人使劲往下压，打结，这时两只胳膊血液不能流通，心跳加快，两臂疼痛难忍，身体异常痛苦，只几分钟，豆大的汗珠就不停地滴下来。

恶警们为了使绳子更紧，就往手腕下塞玻璃瓶、木棒，使绳子都陷进肉中，然后还打耳光，用电棍电等，一次杀绳10多分钟至20分钟。放开后，手臂已没有知觉，需很长时间才恢复，凡是经杀绳的人，严重的残废，轻的胳膊抬不起来，部分功能丧失，表面上留下的绳子杀过的痕迹，有的要1、2年才能去掉。
李书利在荷花坑劳教所六大队遭受三个月的残酷迫害，2003年5月非典期间，他被迫害得身体瘦得已是皮包骨、发烧，双臂不能拿勺吃饭，有人扶着能走几步路。劳教所把发烧的他送医院查体、隔离，李书利被查出已迫害成肺结核，这样才调离了六大队，后来奄奄一息的李书利被送回了家，回家没多长时间，于2003年12月含冤去世。

***********
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部分被迫害生命垂危送回家的秦皇岛法轮功学员：孙章柱，赵唤真等
致伤致残严重的秦皇岛法轮功学员：郑志成、殷荣志等
其他被迫害的秦皇岛法轮功学员：王伟、王文利、殷桂华、黄贺江、韩跃春等
荷花坑劳教所恶警名单和犯罪记录

王玉林 ：警号1350077，原六大队迫害法轮功最凶恶的恶警，后调离。该恶警自2000年开始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30万伏电棍、杀绳、绷床、唆使普教（刑事犯）殴打法轮功学员，王玉林直接参与了迫害昌黎法轮功学员李树利。一大队电话号码：值班室0315-5931011、大队长室：0315-5931001 

李晓忠 ：警号1350098，六大队打手，自2000年开始参与迫害法轮功，自始至今在所谓的攻坚组，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手段：30万伏电棍、杀绳、绷床、唆使普教（刑事犯）群殴法轮功学员，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韩跃春。其主张：迫害法轮功一年有三个死亡名额就好了。六大队电话号码：值班室：0315-5931139 大队长室：0315-5931157 李晓忠手机号：13111528931

李卫平 ：警号：1350097 ，任六大队大队长，自2000年开始参与迫害法轮功，2001年6月组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攻坚组。手段：30万伏电棍、杀绳，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跃春。在其任六大队大队长期间，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之一是昌黎的李树利；多人致伤致残，如秦皇岛的赵焕真、孙章柱。六大队电话：0315-5931139 大队长室电话：0315-5931157 李卫平家电0315-2990926  家住唐山路北幸福花园小区。

艾振明 ：现任六大队教导员，主抓迫害法轮功，2001年6月在攻坚组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如韩跃春等。


赵昆 ：三大队干警，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打手，手段：30万伏电棍、杀绳，如迫害秦皇岛法轮功学员石文阁曾被杀绳8次 。

其它恶警有：高永敬、伊中堂、张晓峰、张铁军、史玉存、刘卫东、赵长江、古士信、李晓华、王勇、温文武、张化成、刘汉宣、李建忠、刘福星、王义寿
张印来：荷花坑劳教所四大队教导员，2001年6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攻坚组，在五大队期间又30万伏电棍、杀绳手段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已遭报，得了骨癌。

【深思明鉴】  

“党叫干啥就干啥”

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地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先”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象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利益。 

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五十几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摘自《解体党文化》，有删节）◇
《九评》掀起超千万退党大潮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大潮，到2007年2月7日已有超过1828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前言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


方法二：电话传真：


美国电话：1-866-697-6570；1-702-873-1734


美国传真：1-702-248-0599；1-510-372-0176�方法三：公开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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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网近期网址 安全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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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广播电台 目前使用三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三次，每次1小时：北京时间早6点-7点， 7105千赫；晚9点-10点，6030千赫；晚11点-12点，11700千赫。 听众还可登陆明慧电台网站


   http://www.mhradio.org收听、下载节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向大陆每天播出六小时：北京时间早: 6-7点, 9.635兆赫, 7-8点, 7.310兆赫; 晚: 7-9点, 7.280兆赫 , 9-10点, 7.310兆赫；凌晨: 0-1点, 11.765兆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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